太浦河“喇叭口”工程之印象
朱文华
1960年，开挖太浦河工程进入第三个年头。2月，新春伊始，趁冬季农活较轻，工程再度开工。此时，要在平望镇北的苏嘉公路上建造一座“平望大桥”，因大桥位置紧贴京杭运河，工段形似“喇叭”，所以趣称为“喇叭口”工程。当时开河均动员苏州地区各县大量民工采取锹挖、肩挑的“人海战”方式进行，可这在“喇叭口”工程中显得难济于事，于是领导上决定在“喇叭口”投入一定数量的机械化设备，这就成了当时整个太浦河工程中又一个亮点。

当时是苏州地委管辖苏州市的地管市体制，市的人才、物资均较富余，所以在发动苏州市各行各业支援“喇叭口”工程时，可谓一呼百应，声势浩大。地方国营吴江县农业机械厂因厂址在平望而义不容辞地前往工程前线服务，我亦受领导指派与三、四名工人搬了部分小型机械、煅工炉等简单设备首批进入工地。在工地上，我们搭了一个较大的油布棚，设立起机械维修工厂，从此吃住在工地上。随即在长达数里的平北工地上，来自苏州市的有关工厂、手工业、商业所搭建起来的一排芦菲棚、帆布棚、油布棚的工地服务点紧挨不断，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地市场。大家争相为“喇叭口”工程服务，市场上不仅有原材料、机械配件、工具和辅料供应，商业部门亦为民工们想得周到，日、杂用品货源充沛运往工地，连“味雅”、“老正兴”、“采芝斋”等一批著名老字号店也来工地竞相设点。一些修补胶鞋、雨伞的个体户亦在工地设立了服务点。总之，凡是工地上生产、生活需用的均应有尽有。由于任务繁重而工地上常要“挑灯夜战”，各服务点亦必然是日夜敞门服务。我们这个归属由县水利局丛树超同志为处长的后勤管理维修工厂，承担着工具小改、小革、小修、小补的“四小”任务，凡遇较大或复杂的机械活，则送往厂内解决，这样既利民工们在劳动中随时碰到困难的解决，更利于减轻厂部烦于应付“四小”的压力，因而我们这个维修工厂的工作时间必须与整个工地及各服务点的劳作同步。只要工地上还有人在施工，我们就不能关门。在此大环境里，工作、生活虽然艰苦，然而大家情绪非常饱满。

当时，我们的机械化水平远没有如今发达，为此，工程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发动各方力量开展“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的“双革”运动，并以此贯串于工程全过程。所谓机械化施工亦仅是针对着民工们劳动强度大、速度慢而进行一些技术革新，旨在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加快工程进度。指挥部直接抓大桥桥墩工程，从苏州抽调来不少工程师、技术员，大搞以卷扬机为核心的运土设施，但在投入使用中也许是深层土过于湿重和卷扬机运输胶带质量欠佳等诸多因素，故障频频，这不仅材料损耗颇大，且技术人员也常为攻此难关费尽心机。

与此同时，工地上还普遍推广手推“四平车”，即似“火车”式在取土处铺上木轨，轨道上装角铁或扁铁，简单的平板车脚配上小型铸铁轮或轴承，泥装在平板上推，随工程的进展轨道逐渐向前延伸，此车虽结构简单，却有些效果。当时农村经济薄弱，铁木物资紧缺，虽发动广大农村集体、个人奉献旧料，毕竟杯水车薪，难济于事。大搞“四平车”运动亦难以广为推行。在此技术、设备上均无新的重大突破面前，工地上那种“头顶星，顶踏冰”日夜苦干的“人海战”仍难以摆脱。

鉴于工程进度，尤其是桥墩工程的进度、质量难以确定，至工程中后期指挥部才调集到一批水轮、吸泥泵等机械化程度较高的设备投入施工，逐步改变了千军万马“人海战”的局面，使“喇叭口”工程在此“土洋并举”的威力下顺利完成。

干群一股绳，万众能一心。当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无论城乡干部，还是工人、农民，生活均较困难，然而工地内外彩旗招展，“白天拼命干，晚上挑灯战”是常事。哪里有“夜战”，哪里就有干部，哪里在开工，哪里就有后勤服务。就我们这个维修工厂，当天接到活，也要当天完成，以不误前方劳动为宗旨，也总要在前方收工后才能熄灯关门。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作风和“说到做到，勿放空炮”的实事求是态度也确非虚称。在生活上，干部无特殊享受。指挥部规定，凡晚上工作超过十点的人员，不分干部群众，均由后勤处食堂供应实心包子两个和菜叶类大众汤一碗。大家都很满意，那位苏州专署的副专员、太浦河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周公辅同志常要来“喇叭口”检查工作，有时还深入夜战工地，并在后勤处宿夜。他的伙食是由食堂为他专开的“小灶”，然每当见到他在办公室就餐时，也仅是一荤一素的一汤一炒，一人独吃，无人陪餐。

“喇叭口”工程已过去四十余年了，当年的“平望大桥”也已旧貌换新颜，而今每当途径此桥，总会见桥忆昔。尤其是在整个工程结束后，我领到的那枚总指挥部颁发的由红色节制闸图案与银色边框构成的铝质纪念章，常常勾起我这段兴奋又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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